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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视界

更多新鲜资讯
下载“台州新闻APP”

本报记者陶子骞 本报通讯员曾智鸿
梁 犇文/图

9月6日，路桥公安的法医柯伟力赶
到南京高淳的双游村时，当地的农民正拿
着铁锹，小心地在泥土中翻查、筛找。

这里是游子山东北麓山脚，平原顺着
山脉延伸，眼前是没膝的荒草，望不到尽
头。1945年，“苏南抗日最后一战”东坝战
役在高淳打响，这是其中一处交战激烈的
战场。

离开大路，穿过一段泥地，一处较周围
高出不少的土坡上，如今只剩黄土。过去
77年里，这里伫立着两座坟墓，葬着战役
中牺牲的两位新四军战士。

关于他们的来历，村中留下的信息不
多。几位老人，为战士守了一辈子的墓，随
着他们的离世，战士们的过去，也变得愈发
遥不可追。

今年6月底，南京高淳区退役军人事
务局的一封求助信寄到了柯伟力手中，附
带的还有一位烈士的遗骸样本。守墓者的
后人们，希望借助路桥公安的DNA比对
寻人，为烈士找到家人。

驱车500多公里，柯伟力来到谜题的
起点。等待他的，是山野间的英烈往事。

农民们在泥土中寻找的，是两名战
士里年轻的那位。姓名只知念作“陈德
胜”，四川人，牺牲时只有十七八岁。时间
久远，5月迁坟，遗骸已经难寻。这次路
桥公安介入，需要做DNA比对，村民们
又自发来到原本的坟地，进行搜查。

柯伟力之前收到的样本，来自两人
中年长的那位。村中长辈留下的信息相
对完整，名叫刘金山，年龄在 30至 40岁
之间，个子高大。

寄出样本的，是高淳区双游村社区
卫生服务站的医生孔向阳，他的祖父是
守坟人之一的孔祥金，曾在当时埋葬过
其他战士，而孔祥金老人的哥哥则参与
了刘、陈两位战士的埋葬。

在孔向阳的印象中，祖父身体还好
时，每年都会到两位战士的坟前祭扫。

这些年来，村子周边安葬的不少战
士都找到了家人，而这两位的坟前依旧
冷清。去年，老人离世，临走前，他始终放
不下这件事。

前后脚走的还有 93岁的马身汛老
人，他参与了两位战士的埋葬。同村同姓
的后辈马国正少年时曾到战士坟前扫
墓，后来他成为南京晓庄学院的老师，还
曾带着学生回来追寻“烈士足迹”，拜访
过马身汛老人。

老人告诉他们，当年游子山战事激
烈，敌方占据高位，配有炮台和重型武
器，新四军战士们用的则是湿棉絮铺在
桌面上制成的“土坦克”，顶在头上，就往
敌人的碉堡强攻，不少战士都因此牺牲。

牺牲的战士，由部队托付当地村民
安葬。刘金山下葬时，遗体旁放了一块毛
竹板，用红色颜料写着“山东人刘金山”。
棺材是柏树材质。为向战士表达敬意，8
位村民一起抬棺，并且特地挑选了一处

“风水口”作为墓地。坟墓原本是简易的
土坟，后来有了条件，又改为石砌，墓前
曾有木质墓碑，但今已无存。

这些细节，一点点勾勒出昔日轮廓，
也反映出当年游子山下的军民情深。战
火纷飞的年代，老百姓朝不保夕，却重视
战士的入土为安。解放后，当地的光景变
了几番，村民们从不曾忘记这两座坟墓，
或贫或富，每年清明，坟前的香火总没断
过。

只是，老人们终究相继离开。孔祥金
老人口头上虽未提过什么要求，孔向阳
却知道，祖父一直盼着能找到两位战士
的家人。

“他们为了保卫这片土地而牺牲，理
应让他们魂归故里。”孔向阳与柯伟力交
谈时感叹。

近两年，孔向阳和几位伙伴多方探
寻两位战士的信息，还曾求助媒体，希望
找到他们的家乡和亲人，但都没有结果。
岁月流逝，同时代的人越来越少，他更觉
机会渺茫。

今年，孔向阳从朋友口中得知，台州
路桥公安的法医柯伟力擅长以DNA比
对技术帮人寻亲，不由动了“碰碰运气”
的想法。

5月，高淳漆桥街道附近安葬的一
批战士，被集中迁入游子山烈士陵园。借
着这个机会，孔向阳在征得同意后，取到
了刘金山的遗骸样本，寄往了台州路桥。

守墓

柯伟力是法医。他对生命的逝去并不陌
生，在他的职业生涯的前半段，破过不少非正
常死亡案件。而这两年，他是为民寻亲的“圆
梦人”，通过DNA比对，帮助 212个家庭成功
团聚。

但为烈士寻亲，他也是第一次。
前往南京的路上，柯伟力始终埋着头，梳

理已有的线索，尽管这些线索他早就倒背如
流。一旁的同事们，都能明显感到他的一丝紧
张和激动。

“这是一次穿越历史的侦查。”柯伟力忽
然说。

需要穿越的历史是77年，无论在刑侦抑
或寻亲的领域，几乎都是他所接触时间跨度
最长的案例。

出发前，他刚刚在北京获授全国“人民满
意的公务员”，回到台州后，休整不到2天，便
又匆匆出发了。他一直记挂着这件事，以至在
北京时，都有些坐不安稳。

在帮人寻亲的过程中，柯伟力曾经接触
过为烈士寻找“身份”的志愿者。在全国各处，
在一些不知名的角落，埋葬着为抗战默默捐
躯的战士。他们不曾成为故事的主角，墓碑上
大多只有一个名字，不知来历，甚至于更多的
墓碑上，是没有名字的。

很少有人刻意提及，这些战士，也有父母
儿女。不少志愿者，都是抗战战士的后代，他
们和家里的长辈，过了数十年，依然没有放弃
寻找。

这两位战士的家人，会不会也在找他
们呢？

抱着这样的念头，柯伟力接下了这个特
别的“寻亲”任务。

收到样本后，他和同事立即加紧通过公
安的DNA库，进行比对追查。比对结果与当
地“山东人”的讲法一致，刘金山的血脉族群
指向山东枣庄。

经过繁琐的名单筛查，柯伟力将视线锁
定在枣庄寨子村刘氏家族，村子里，DNA关系
上最接近的，是一位 1935年出生的老人，而
他的名字，竟然也叫“刘金山”。

“有没有可能，‘刘金山’不是当年那位
战士的真名，而是他儿子的名字？”柯伟力推
断，“1945年，枣庄的‘刘金山’10岁，年龄上
也符合。”

重名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往事？
双游村昔日的坟地里，终于挖出了几颗

遗骨。大半个世纪后，陈德胜（音）的尸骨所剩
无多。但冥冥中，还是给柯伟力留下了一丝追
查的机会。

将遗骸样本寄回台州，交代同事抓紧提
取DNA，再调查、核实完当地遗留的信息，柯
伟力决定前往枣庄，先寻找刘金山的亲人。他
要找到刘氏族人，面对面搞清真相。

启程前，他去了一趟游子山烈士陵园。刘
金山和陈德胜（音）的墓碑上还刻着“无名烈
士”，柯伟力站在墓前久久注视，沉默不语，似
与他们说了些什么。

风吹过，像是回应。

名字

“我的祖父，没有当过兵。”刘继军摇摇
头，他是枣庄刘金山的儿子，“继军”这个名
字，也很容易让人“脑补”出关于烈士的故
事。但根据他的叙述，他的祖父叫刘毓来，
是自然衰老去世。枣庄的刘金山，看来并非
游子山那位烈士的儿子。

推断有误。但柯伟力来不及失望，DNA
比对结果，显示这家人一定与那位战士有
着血缘关系。

“你好好想想，你老刘家有没有这么个
长辈。”柯伟力耐心询问道，“或者问问家里
的老人。”

刘继军思索良久，将周边的亲戚数了
个遍，也没有找出一位与他父亲同名的“刘
金山”。“会不会是刘庄村的人？”刘继军忽
地一拍大腿。

刘庄村和寨子村相隔一个半小时的路
程，他们家早年是从那迁出。闲谈中，刘继军
提到，祖父刘毓来在家排行老三，还有两个
哥哥，身材都很高大。这又让柯伟力上了心，
游子山的刘金山，传说中正是位“高个子”。

找出《刘氏族谱》，柯伟力一页页仔细
翻阅。手指在一个个名字上滑过，落到刘继
军的二大爷刘毓喜那一支时，柯伟力忽然
注意到，刘毓喜的两个儿子，一个叫金才，
一个叫金岭，后者与刘继军的亲叔同名，但
名字旁注着“不详”二字。

刘继军这才回想起来，曾听父亲提过，
二大爷一家，在许多年前就迁居南京了。这
个“金岭”，是修族谱时，老一辈按照记忆写
上的，未必准确。

“高个子”“二大爷家”“南京”……一个
个看似没有关联的信息，隐隐指向某种可
能性。柯伟力心里逐渐有了判断。

这时，得知消息的刘金山和刘金岭两
兄弟赶了过来。

刘金山拄着拐杖，开口就说：“我二伯
有个儿子，听说打过鬼子。”

原来，刘毓来三兄弟当年以挖矿为生，
民国时期，二哥毓喜南下南京讨生活，此后
战乱，两边就断了消息。直到1956年，毓喜
曾回乡探过一次亲，提起两个儿子，说小儿
子少时顽劣，不服管教下偷跑出去。后曾往
家中寄信，告知自己参加了共产党的军队。
刘毓喜前往军中寻找，住了七天，但唯独没
人告诉他儿子在哪。解放后，他还享受了军
属的待遇。后来经历“文革”，枣庄与南京两
边，又断了交往。

“那时候，二伯还以为，儿子怨恨自己
当初太严厉，不愿相见。”刘金山叹息道，他
回忆，二伯曾经拿出一张照片给大伙儿看，
上面的小伙子身材高大，俨然就是双游村
村民口中战士形象的翻版，“族谱里的‘刘
金岭’，是因为大家只记得与我们两兄弟其
中一人重名，忘了是我还是弟弟。”

其实，刘氏族人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南
京的亲人。

晚些时候，柯伟力又去拜访了大哥刘
毓忠一支的重孙刘凯。他是族谱修编的参
与者，早在十多年前，他就曾经去过南京找
寻二房。

“家里曾经留下南京的地址，是龙潭大
药房。”刘凯说，他没有找到地方，就在当地
登报寻找，还去派出所做了登记，只是始终
没有音讯。两位老人，直到去世前，都还在
为兄弟一家的失联耿耿于怀。

前阵子，刘凯还想着在网上发布寻亲
帖，完成长辈的心愿。

刘凯告诉记者，在大哥刘毓忠和三弟
刘毓来的墓旁，族人们给刘毓喜留了一座
空坟。

“我们始终是一家人。”刘凯说。

血脉

辗转三城，1500公里，一切又回到了
起点——南京。

按照族谱记载，刘毓喜的大儿子刘金
才留有一子，名叫刘继秋。只是算年龄，也
已过了百龄，并且DNA库中并未记录，寻
找难度较大。但刘金山的身世，总还是清晰
了。南京高淳退役军人事务局方面，也开始
了对他烈士身份的恢复工作。

过阵子，刘氏族人准备前往游子山，看
一看素未逢面的亲人，既为亲情，也为致敬
英烈。他们更想去村里走一走，到几位守墓
一辈子的老人坟前鞠个躬，向为刘金山寻

亲的孔向阳、马国正等人道个谢。
“刘金山其实是在南京长大的，可他自

称山东人。”分别时，刘凯握住柯伟力的手，
动情地说，“虽然二房一脉的其他人没找
到，但刘金山这个家人，我认，我们家认。”

路上，柯伟力靠在车椅背，长长舒了口气。
刘金山是谁？这个谜题，算是解开了。

而下一步，他还要去寻找“陈德胜”的过去。
这个连名字都不知道该怎么写的“小

伙子”，或许也有人在等着他。
车开回南京车开回南京，，柯伟力朝游子山的方向柯伟力朝游子山的方向

望去望去。。风还在吹风还在吹。。

尾声

寻找刘金山
跨越台州、南京、枣庄
三城的烈士寻亲之旅

柯伟力和村民一起寻找烈士遗骸。

＞柯伟
力在给刘金
山采血。

柯伟力在烈士纪念碑前。

柯伟力听刘金山、刘金岭两兄弟讲述
家族史。

∨ 陈 德
胜（音）烈士
遗骸。

柯伟力在做DNA信息比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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